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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屋子里十分静寂，没有一丝
声响，我忽然觉得应该打破这种沉
寂。下意识地，我唱起了歌，是一首老
得被岁月风沙深深掩埋的歌——《水
中花》。

“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
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似水年华
流走，不留影踪……”这首歌我至少有
十几年未曾听过和唱过了，不可思议
的是，它竟然在此刻不经意跳了出来
——总有一些记忆，就像沉睡在岁月
中的雪莲一样，会忽然间复苏和盛开，
惊艳了淡漠的时光。

没有任何伴奏，没有丝毫修饰，我
就这样随意地清唱着，却分明有行云
流水的感觉。我的歌声清晰得有点让
我心惊，我的声音好像从来没这么婉
转动听过，或许因为那是一种久违的
声音。一颗心仿佛是一泓清泉，完全
接收并且回应了我的清唱——与自己
共鸣，同样有高山遇流水的喜悦与畅
快。

你有过这种感受吗？听到了自己
心灵的声音，从心底发出来的声音，仿
佛是沉淀已久，干净明澈，纯粹自然。

“感怀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
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
依稀记得多年前哼唱这首歌，并不解
其中滋味。如今在尘世辗转漂泊多
年，才明白“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
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是怎
样的况味。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
是曲中人。

低吟浅唱，自由自在，这样的清唱
真的是别有滋味呢！周围没有任何声
响，天上的云也溜得远远的，窗前的树
似乎也静止了，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
世界，而我唯一的听众是自己。整个
人好像是被一双巨手从喧嚣世界轻轻
推了出来，推到了安宁的世外，我在自
己的清唱中沉醉。

我觉得，这样的清唱是生命的清
唱。我们的生命中真的应该有一段这
样的时光，自己为自己清唱一首歌。
清唱，两个字颇有内涵和韵味。清，因
为简单而清爽，因为本真而清静，因为

淡然而清朗；唱，是自己与自己的对
话，是自己与自己的交心。清唱，卸下
了一切负累，去除了一切装点，屏蔽了
一切喧嚣，舍弃了一切修饰，只用自己
的声音来打动自己。

生命的清唱，是对人生意义的提
炼和升华。

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是生命的清唱，王维的“独坐幽篁
里，弹琴复长啸”是生命的清唱，苏轼
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是生命的清唱……生命的清唱，悠
远、清绝、孤傲、深邃，是属于自己的心
灵独白，是属于自己的人生之歌。

一位我敬重的作者，为自己的作
品集取名《清唱》。她经常到大自然中
撷取灵感，璀璨星河、锦绣山川、繁茂
丛林都能在她的笔下生出别样的光
彩。她的文字干净得像山泉水，又有
灵秀雅致的韵味，看了能让人的心静
下来。我觉得她的文字，真的配得上

“清唱”两个字呢。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这些年里一

直活跃在生意场。他的圈子喧嚣四
起，充满了争斗的味道，甚至有战场上
那种硝烟弥漫的气息。他活得像个斗
士，不断冲锋陷阵，施展着一身武艺。
我们不知道他积累了多少财富，谈起
这个话题，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身
外之物。”原以为他不过是随口说说罢
了，如果把俗世的东西当成身外之物，
何必如此殚精竭虑呢？谁知最近他突
然宣布，告别生意场，去过自己想要的
生活。他说活了半生，终于活明白
了。他一直有周游世界的梦想，只是
多年里为俗务所累，把诗和远方埋藏
在心底。如今他卸下浓妆，展示最本
真的愿望。他说趁着人还未老，趁着
梦依旧在，赶紧去想去的地方，倾听自
己内心的声音。

世界熙熙攘攘，很多人习惯了在
华丽的舞台上浓妆艳抹，然后凭借锣
鼓等家伙什极力展现不同凡响的表
演。当你累了倦了的时候，你是否愿
意还原到最真实、最朴素的面貌，清唱
一首歌给自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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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刘禹锡有诗云：“似锦
如霞色，连春接夏开。”说的是蔷薇花
在春夏交替的时节，次第开放。

一天，我在小区里一户人家的院
墙上，看到开得层层叠叠的蔷薇花，
枝条纵横交错地纠缠一起，占据半个
墙面，霸气十足。五颜六色的花挤挤
挨挨，清丽脱俗，美不胜收。

蔷薇花有很多花色，常见的是
白、紫、黄、红等。白居易笔下的蔷薇
花，似胭脂染色；孟郊笔下的蔷薇花，
红得像琉璃。我们普通人眼中的蔷
薇花之美，美在它色不单调，瓣如丹
霞，花叶扶疏，如云霞，似锦缎，于万
千花朵的相拥中，多了一份明艳。

蔷薇花虽芬芳袭人，但枝条上的
刺也多。在城里，人们种植它多是用
来装饰小院，熙熙攘攘盛开的花朵像
瀑布一样垂下来，半个墙面都被花朵
遮掩起来，清风一过，留下一院清香。

据史料记载，中国在汉代就开始
种植蔷薇，汉武帝时，上林苑中即有
蔷薇。到南北朝时，蔷薇已经大面积
种植。唐朝时，蔷薇种植更为普遍，
成为一种广泛栽培的观赏花卉。到
了宋代，两淮地带开始出现蔷薇花，

并且品种渐多。
古人广种此花，一是用来将蔷薇

制成蔷薇露，洗护头发或调粉梳妆，
让身上散发出芬芳的味道；二来，蔷
薇露也可以入药，能清热利湿、活血
解毒；还可以食用，可做成各种花馔，
清代《醒园录》就记载了蔷薇糕的制
作方法，于“蔷薇天明初开时”将花瓣
采下，和以白糖，再微火熬煮，加上饴
糖调匀即成。

古人认为，蔷薇之美，美在时节，
白居易有诗云“瓮头竹叶经春熟，阶
底蔷薇入夏开”；蔷薇之美，美在色
泽，郑刚中笔下的蔷薇“淡红点染轻
随粉，浥偏幽香清露知”；蔷薇之美，
美在温柔，李冶眼中的蔷薇，“翠融红
绽浑无力，斜倚栏干似诧人”；最为形
象生动地比喻蔷薇的，是唐朝的张
碧，在诗中写道“西施晓下吴王殿，乱
抛娇脸新匀浓”。

我没有古人的才情，写不出优美
的诗词，但爱蔷薇花的心却是有的。
每当驻足蔷薇花前，都被这繁茂的花
朵吸引，扑鼻的清香让我深深陶醉，
感叹时光把每个季节的花都安排得
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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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一个叫“舒茶”的茶
乡插队，我的喝茶经历就是从
那时开始的。那会儿茶是煮
的，并非泡的，抓一把茶叶在锅
底或水壶里，煮开了，再舀进大
陶壶或瓷壶里，供田间劳作时
喝。盛茶水的碗就是吃饭的
碗，所以也叫吃茶。喝茶也很
随便，有时手沾泥土，捧着碗就
喝；有的嫌麻烦，提起陶壶倒悬
着喝。喝茶时大家都昂起头，
直着脖子，听得见咕嘟咕嘟的
喝茶声。我那时也一样，捧着
碗一通猛灌，图一个痛快。

结束了八年的插队生活回
到城里，朋友们知道我的经历
后都以为我很懂茶。其实不
是。但我喜欢喝茶却是不假。
我喝过不少地方产的茶，喝来
喝去，最喜欢的还是舒茶产的
小兰花茶。喝一口小兰花茶，
满口清香无比，看着杯中那片
片茶叶，就想起我当年插队时
的青葱往事。

泡茶，我喜欢用透明玻璃
杯。透明的杯壁，映衬出绿茶
的清醇与优雅。轻吹一口，杯
中荡起春波，仿佛杯子里盛的
不是茶，而是山间的春天，是大
自然的精华。而且透过玻璃
杯，我可以清晰地看到焙干紧
缩的茶叶是怎样在沸水中涅
槃：先是上下翻滚，旋转，沉浮，
接着渐渐舒展，像花儿一样慢
慢将自己打开，绽放。我的心
绪也随着杯中的茶叶，一点点
打开，舒展。

我喜欢读书码字，无须红
袖添香，有清茶一杯即可。读
书之余，偶有所感，遇则记之。
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忘了时
间，不知不觉到了午夜，这时困
意来了，一杯茶也喝得淡而寡
味，于是重新泡杯茶。看着嫩
绿的茶叶在水中悄然舒展、缠
绵、沉淀，饮啜一口，香味便氤
氲至周身的每个细胞，精神为
之一振，困意顿时消失。

大半辈子的茶喝下来，真
正品出茶之真味，是退休之
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茶有“苦中有甘，苦后回甘”的
特性。人生也是如此，历经张
扬挫败、欢愉悲切以及聚散离
别的无常后，有所得，亦有所
悟，酸甜苦辣都泡在一杯清茶
之中。

茶，是一种人生，是一种文
化，更是一种乐趣。我现在有
清茶一杯，便有了“半壁山房待
明月，一盏清茗酬知音”的恬淡
抑或清欢了。

有茶相伴
王唯唯


